
吴局长办公室的石头不翼而飞了，但其

他电脑字画等物品完好无损，怎么偏偏一块

石头就会不见了呢？

石头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长江石，并不

值多少钱。十几年了，从吴局长在政府办公室

当秘书到成为办公室主任，最后到赴建设局

上任，石头一直陪伴着吴局长。石头的位置都

是吴局长搬办公室时自己看好的，必定是在

座椅的右后侧。每天，工作之余，闲来无事，吴

局长就用那双多肉的手在石头上摩挲一番，

那石头在吴局长的呵护下变得油光发亮，石

头上的山水图案也愈加显得有了灵性一般。

石头被盗，让吴局长失魂落魄，吃不香睡

不好。他心里很清楚，盗走这块石头的肯定不

是外人。

于是，吴局长便从身边的人开始调查起

来，办公室主任、秘书、通讯员、司机，还有几

个那天进入过他办公室的副局长都被他约谈

了。但是约谈的结果依旧是茫然。在吴局长的

这一层楼的办公区域没有安装监控，想查找

线索也很难。

几天来，吴局长稀疏的头发越发显得少

了，脸上也有了疲态。县里开会他都无心参

加，让副职顶替去了。

这天晚上，吴局长有一个接待，在酒桌

上，吴局长忍不住就把石头被盗一事说了。主

宾是吴局长的老朋友、一个南方的开发商王

总，王总很会说话，也懂得一些易经八卦。

王总说：“吴局长，你不要担心，石头没有

被盗。”吴局长双手握住王总的双手，就仿佛

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说：“你怎么知道？”

王总说：“你喝三杯酒，我就告诉你。”

吴局长明知道这是王总在用计让他喝

酒，但是吴局长实在是太爱那块石头了，还是

连喝了三大杯酒。其实吴局长的酒量很一般，

吴局长平时在酒场上也经常用王总这样的计

策让别人喝酒，今天实在是没辙了，其实都是

石头闹的，他是在为石头喝的酒啊。

三大杯酒喝下去，王总并没有告诉吴局

长石头没有丢的原因，即使告诉，吴局长也听

不进去了。三大杯酒把吴局长喝晕了，吴局长

就讲起那块石头的故事。吴局长说：“你们谁

也不理解我的心情。那不是一块石头，那是我

的老领导对我的信任啊。老领导临调动前，把

他的一块石头送给了我。他为什么给我，没给

别人啊。我有多大的能耐啊，这些年能发展得

这么顺利，还不是老领导的照应啊，我要是把

石头弄丢了，我怎么有脸见老领导啊！”

一桌人鸦雀无声，都知道，吴局长的老领

导是现任市委书记。吴局长说这样的话还是

第一次。

送走客人，吴局长就晕得不知道东西南

北了。他没有回家睡觉，而是回到了办公室，

坐着在沙发上。石头啊石头，你要是有灵性就

给我托一个梦吧。吴局长这样歪躺在沙发上

进入了梦乡。

吴局长真的做了梦，他来到一个空旷的

大房子里，像是老家的旧宅，还像是会议室，

又像是在候车室，只是里面人不多。但都是熟

人，又都像陌生人一样不理他，不和他说话。

吴局长百思不得其解，没有得罪人啊，怎么会

这样呢。吴局长有废品买吗。这时，一个收废

品的老头问他。吴局长正想说什么，却一下子

醒了。

吴局长梦醒之后，酒似乎也醒了一大半。

他起身就去翻腾放旧报纸的纸箱，那块让吴

局长揪心的石头竟然就躺在废旧纸箱里。

吴局长悲喜交加，石头怎么会在这里？谁

会这样做？是喜欢这块石头，要找机会盗走，

还是故意来捉弄自己？吴局长陷入了沉思，幸

运的是，石头没有丢，这让吴局长心情好了一

些。

吴局长把石头抱在怀里，用毛巾拭去上

面的尘土，双手摩挲着，眼里竟然有了泪花，

他抑制着自己，但最终还是呜呜地哭出了声。

微小说玉

潮头私语玉潮头拾贝玉

2019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三 主编：冉杰 编辑：唐勃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美编：王山 ENTREPRENEURS' DAILY
潮头8 Tide

本版稿件在叶大周末曳网(http://www.qcxh.org.cn)
和叶潮头文学曳公众号同时刊发

水边（组诗）

姻（四川）杨然

天鹅

我爱打猎
在故乡草深的湖畔
一个从来没有天鹅的地方

谁知道那天黄昏
会飞来一只天鹅呢？
枪声惊破了牧歌般的平静
我才发现她飞出了湖泊深处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飞禽！
美如梦中的白雪公主
她匆匆飞向对岸
我的目光跟着飞去
却没有把她追上

是我惊走她的呀
我不知道她已来到水草丛中
我是不愿意惊吓她的
我瞄准的是一只鹞子

我爱这意外相逢的少女
从此在湖畔天天等她
她却没有再来

我的猎枪开始生锈
锈得一天比一天沉重
像我内疚的心

美丽的天鹅回来吧
我不打猎了
我恨自己，也恨猎枪
更恨叼走我小白鸽的那只鹞子

水鸟

汉字不能描绘的啼鸣
来自河流的午夜深深
都睡去了
生命只有一次的人们
听听这孤零零的长叹
该是何等明亮的漂泊

第一声叫响河流很长
没有睡
河流自诞生以来
就在不停地走
要么中途干涸
要么归宿到海

第二声拥有整个夜空
整个夜空中
就只有水鸟清醒
它失意它求爱
都依据一声声鸣叫
动情，毫无顾忌
整条河流整个夜空
都归水鸟所有了

黑暗中我眼睁睁听着
这孤零零的明亮
从河这头
直响到河那头，两岸空远
整条河流整个夜空和水鸟
全都闪烁在我耳朵

终于欣赏到自己
为什么每夜临睡
总想大哭

夏夜之泳

一个人爱在午夜前来游泳
静静地面对星空，拍打水的呼吸
近处的房楼，灯光是孤独的
如果这世界，还有人迷恋阅读，迷恋写作
灯光投来水面，陪伴我沉浮
除了水的节拍，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这世界诗人是孤独的
心，何时才能够重新滚烫起来
重温激情的梦，初恋的梦，少年的梦
也是在水中，在月下，也是一个人
爱在午夜幻想情人，幻想命运，幻想未来
偏偏不会幻想，今夜爱一个人游泳

星空是孤独的，因而渺小，容不下一个人
千百年来，人们在树阴下
在草丛里嘤嘤自语
彗星是听不见的，不管有多么光辉
河流远去，我只有静静地躺在水边
静静地思考宇宙，上帝
静静地面对死亡
因为，生命不可以再来一次
死亡，也不可以再来

这样在星空下击水，呼吸，仰泳
在夏夜的星空下，上帝满脸都是虚无
宇宙满脸都是静，只有水是生动的
星星在经纬网上有名有姓
都是人类假设，人类想象，人类命名
星星在水中混为一体
被我击碎，吸入，吐出
这一切真好，可以再来一次
从这岸到对岸，星空依然不理
水的映照，心灵的映照
上帝不知在哪里玄妙
宇宙，却冷冰冰摆渡在头顶
小是巨大的，小是万物伊始
小是卵子也是精子，到后来高大成人
小是无限的，正如宇宙的爆发
好久才会再来一次

静静地躺在水边
宇宙很深了，上帝很轻了
生命，却分量很沉，很沉
正如我这湿漉漉的裸体
河流感动我的生命
从远方来的未知，是无限的
到远方去的谜，也是无限的
只有两岸静止，树阴不走
只有我和星空相约，明天再来游泳
这一切真好，星座和水声
明天，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水边的阿荻丽娜，或浣花女

水边的阿荻丽娜，是谁

只知道写满情人名字的音乐水
顺着奇妙的倒影，无尽地流来
那是我梦中的浣花女，故乡的浣花女

想起来还散布着情窦初开的香气呵
散布着春暖花开的香气，尽在无忧无虑闪烁
让干干净净的欲望，在肉体之上
让深深沉沉的依恋，在梦想之上

谁不愿在夜深人静的幽远水边
独自一人，洗净自己有罪的身子呢
只让月亮知道，只让风知道，在水一方
沿着诗意逆流而上，我找到了你
我的先民最初的女孩子，是那样明媚
以至于让销魂的佳句流传于千古

水边的阿荻丽娜，或浣花女
各种肤色的眼神，不约而同留住了你
最初的情人或恋人，也是这样入梦的
也是这样在水边，为我展开抒情的迷离
任我陶醉，也任我想象和爱美

今天我是音乐的，明天我也很诗词
我听你明，听你丽，听你鲜艳和妖娆
我写你舞，写你飘，写你轻盈和闪耀
月光为我涟漪好路了
雪夜为我解释温暖的故事

我认定你是东方的
曲子，却冉冉升起，在远处
我就要沉浸于春意
在美的肤色下渗透，在爱的渲染里流走
我宁愿消沉，如果是被你淹没
我宁愿潜游，如果是被你注满了自由
你听，你听，你悠远如魂的音色
正带我向故乡流去、流去
在夜深人静的幽远的水边

甲壳鸟

甲壳鸟从石缝里钻出来
潜水、浮水、点水、振翅、飞升
根本不把我们这些惊呆的人们放在眼里
就在头顶上方回旋、漫步、细语交谈
在我们膀间、手间、腰间肆意穿行
它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没有理由怕谁

它们的翅膀亮闪闪的
那是一种蛋壳状的翅膀
打开、合拢、关上
包含了一个浑圆而又完美的肉体
一个自足、自信并且智慧的生命
这双亮闪闪的翅膀呵
黝黑如记忆深处最肥沃的故乡土地
放在哪里都能闪闪发光

它们在空中回旋、漫步、细语交谈
集成了昆虫、鸟类和爬行动物的优点
而对游客如织的山路满不在乎
这些游客都是慕名而来的
慕它们的名，来游阿尔卑斯山
晃眼一看，这山竟然集成了古堡、石林
雪峰和火焰山的倒影
而把最美的山谷留给甲壳鸟
把最美的水，留给它们居住的石缝

此刻，甲壳鸟从石缝里钻出来
那里曾经是螃蟹居住的地方
失去翅膀的王者没有理由横行天空
而由它们占领森林、彩虹和山水
三三两两，细语交谈，漫步在群像之上
漫步在我们这些惊呆了的群像之上
在我们膀间、手间、腰间肆意穿行

我现在也跟甲壳鸟一模一样了
潜水、浮水、点水、振翅、飞升
把梦打开、合拢、关上
我也是一只既古老又年轻的甲壳鸟了

湖边

那时候，只要有一个湖边，
世界就美得够伤心了。
要走好远好远的路，
才能到达呵。

雨水不期而至，戛然而止。
针尖在我家已没法立足。
冲走的不仅是泥，
梦想中也可能有鱼，更有泡沫。
就想湖边诸多事情，
我听二哥讲的，
除了唱歌，还有流泪，
最美的还在后头。

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
涉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
他们来到湖边，
心就累得不想再走了。
哪有美酒，只有香烟，
而且要一口接一口传递去抽。
他们，却都乐坏了，
一支接一支在那里放声唱歌。

心中的世界都飞了出来，
周围有的是水，不再怕口渴。
心愿在空气中若隐若现，
仿佛闭上眼睛就能感受睡美人抚摸。
天就黑了下来，
惹燃了随身携带的篝火。
放纵的抒情都应声而出，
每一个人都忘记了原来的自我。

星星在水中一颗接一颗出现，
描绘着遥远世界的生活。
倒影中慢慢映现出雪山，
呵，月亮出来了。
他们感到自己全都融化了，
仿佛是他们泪水养活了这片湖泊。
像一位散发的姑娘沐浴在梦中，
整个宇宙的透彻也不过如此了！

……许多年后我来到湖边，
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才能到达啊。
他们都去了远方，
我在湖边却冷得无法诉说。
拱桥、铁船、护拦以及门票，
这些湖外之物，现在都有了。
当年的放歌荡然无存，
唯有柳条在抽打日月的轻波。

现在，这世界到处都有湖边，
只是不见了火热的情歌。
最著名的湖边永远人山人海，
谁知道还需要几步就到达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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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出名的是一座桥，一座新中国出生

的助产器。

桥的历史是每一名新中国出生的人必学

的课程，一代传承着一代，一辈告诫着一辈。

普普通通 13 根铁锁链拉起 103 米的距离，这

103米却决定着新中国是否胎死腹中的命脉。

桥下滔滔大渡河水张牙舞爪，随时仰天虎视

着那 22 位开桥铺路的勇士。后来，有的人垂

下头掉进河水的腹中；有的人拿着大刀劈碎

阻挡前路的乌云闪电；后来，我们出生、长大。

大渡河的水吞噬无尽的善与恶，手抚肚

子灌溉着一片土地，英雄的血将土地上的一

株株树枝由白染红，便有了后来的杵坭桃花

源。

我们来的时候，杵坭的桃花正在殷实地

长着，不密、不艳，甚至不壮观。当她们倚着大

渡河的呼啸时，却娇柔得煞似可爱。一点点地

红，一点点地长，一点点地吟唱，远处清晰可

见的贡嘎雪山一片白玉茫茫。于是，银装素裹

的山上挂着湛蓝急促的水道，天地间偶有桃

红点点，便构成了泸定杵坭整体的形象。

泸定的威名是因为他“红”，而现在的美

名是他于山水间柔情的“粉红”。天空蓝了五

千年，山河翠绿了五千年，而今天的那一抹

“粉红”誓将给千年不化的成色镀上更具时代

的时尚感，可以忆取从前，可以牵手未来；可

以忙中偷闲，可以闲中偷忙。

忙的时候，让那抹粉红染闲你的时间；闲

的时候，让那浓浓的红激昂你的故事；这就是

泸定，深红中透着浅红的地方。

2

单薄地站在杵坭稀松的桃花林，泸定到

杵坭的 17 公里便是铁锁横江到柔情萝莉的

距离。

独独的桃林不美，稀松的桃树点缀地开

着。踏入其中，往往高大的人影便轻易地将淡

红压塌无形，这片羸弱的红，端端为俏丽伊人

而绽放。

自诩多情的诗人将一生的矜持双插于裤

袋，低头漫步往返在显得宽而悠长的小路上，

等着被染粉的内心杳然纸上，似乎没有带过

桃红运势的诗词独缺字符的灵气。可以走得

很慢，但内心的反复却早已车水马龙，驰骋千

里。

站高一点，看远一些，白雪覆顶的远山，

蓝色玉带的河流。此时的桃林像极了旱魃魁

梧的汉子怀拥娇小迷情的女子，美极了。如英

雄般搂得柔情万种，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不知如何写得这般景致，靠着观景台

的栏杆，头枕川藏公路的崎岖，就像一枚醋意

大发切无可奈何的繁花，任她娇笑、欢悦。

三月，狗儿们四处蹦跶的季节；三月，桃

树觅春踏青的日子；三月，孤独的诗人春心驿

动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抱着彼此的自赏，拼接

春意的孤芳。

为了三月，我们早已蛰伏了整整一个冬

天，蛰伏在密集远胜桃林的钢筋水泥里，双手

拼命地按住拼命跳动的心脏，等着，等着……

花，来。折枝成词，化叶为诗。

花，来。桃红浓情，流水拂意。

花，来！

龙山县第三届旅游文化节马上就要举

行，县里邀请了不少名人专家，正准备开座谈

会。

这天，已从县志办退休多年的老季在家

里抽着闷烟，越想越不是滋味，一阵紧张地咳

嗽过后，他收拾好桌面上那叠写了很久的文

字材料，用文件袋装好，准备出门。

他儿子小季却反锁了大门，不让他出去。

“爸，不要再上访了。”小季开门见山地

说。

“我去参加文化节的座谈会，怎么就成了

上访了？”老季知道小季心里想什么，老大不

高兴。

“爸，人家主办方没有邀请你，实际上也

就是不欢迎你，你不要自讨没趣了。”小季认

为，虽然老爸从事地方志研究多年，退休后也

曾返聘到县志办工作多年，但毕竟不是文化

界的泰斗，人家不邀请也是正常的。

“没有邀请就不能去了？”老季指着桌上

那份宣传手册说，不是说龙山县旅游文化节

热烈欢迎各路文人墨客前来交流，共商文化

大举吗？

“爸，你明明知道龙山县这个偏僻落后的

鬼地方百业难兴，近年来县政府好不容易把

旅游业搞起来，就是依靠这个旅游文化节，这

个文化节最大的卖点就是龙头山。县里引进

开发商，以龙头山为名建了一系列工程，你要

是把它搞垮了，就是搞垮龙山县的经济命

脉。”

“什么龙头山，是龙形山！”老季忍不住大

声咆哮起来，气得浑身发抖。跟你说了多少

遍，他们明明用错了，那不是龙头山，是龙形

山！龙形山！

前两届文化节，小季虽然没有亲历现场，

但是听别人描述，老爸突然出现在座谈会上

口若悬河，大声疾呼，要求县政府悬崖勒马，

不能一错再错，把龙头山改回龙形山。那当

儿，县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嘉宾、记者济

济一堂，场面十分尴尬。县委宣传部花了很大

力气，才没让老爸这个意外的风波见诸媒体，

否则一定对龙头山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记得你小时候我带你爬龙形山吗？”老

季将准备好的那一袋子文稿拍在桌子上，揭

开康熙版的龙山县志说，上面确实有记载：龙

形山，东起西伏，山势巍峨，形如龙盘，故而得

名……“你看，证据确凿！”

小季当然记得，每逢节假日，爬龙形山是

每家每户必然节目，一路哼着响亮的歌谣，从

龙脚爬到龙尾，再到龙背、龙颈、龙须、龙顶，

俯瞰苍茫大地，真有一主沉浮的胸襟。

“爸，县文化旅游局的李局长说了，龙头

山这个品牌好不容易打造出来，县里花了很

多钱，用了多种宣传、营销手段，才有今天的

名气。他们是坚决不会将名字改回来的，但是

可以在山脚下另外立一块石碑，介绍龙头山

的基本信息、前世今生，然后注明龙头山原名

龙形山。这是他们的底线，不能再让了！”

“那也不行！一般的山名可以改。但是龙

形山是咱们龙山县的祖山、朝山，也是名山、

大山，改了就失去了她的意义，真的对不起祖

宗！”老季抬起头，仿佛看到石碑上面那片峭

壁深深刻着的铁划银钩，就如脸上一片血淋

淋的黥刑……

“爸！”小季也急了，“李局长说了，我在镇

文化站工作表现不错，只要你不去闹事，我就

能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爸，你孙子快上小学

了，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快十年了，你难道连这

都不能帮我一把吗？”

这……这……老季看看小季焦虑的眼神

和鬓边稀疏的白发，又看看手上那纸皮发黑

的旧文件袋以及紧闭的大门。忽然急促地咳

嗽起来，到最后，竟然放声大哭。

老季最终还是没去参加文化节的座谈

会。他第二天就病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最

后小季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老季在医院熬

了大半年后，终不见好转，便撒手西去。

一转眼，如火如荼的第四届文化节如期

而至，主办方信心十足，在各类宣传品上表

态：一定要把这次文化节办成历届以来最顺

利、最成功的一次。

然而，就在座谈会的当天，一个似曾相识

的中年人不请自来，他在座谈会上侃侃而谈，

从龙形山的历史讲到现在和未来，当着众多

媒体记者的面，态度十分坚决，发出一个主办

方十分熟悉的声音：

“龙头山是错的，那是龙形山！”

龙形山
姻（北京）洪鸿

一块长江石
■（山东）杨林鸿

花浓泸定
姻（四川）张炬辉


